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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爽的细雨，洗刷村庄
草木湿润，鸟儿的叫声湿湿的
田野碧绿，灌浆的麦穗
在心中酝酿一种甜蜜

枣树的新芽，色彩鲜艳
枣树下，成群的鸡鸭
被母亲手中喂食的食物吸引着
童年的时光，就这样被框进记忆
框成一幅乡村田园画

一场雨，成为那么多人共同的渴望
大雨之后，就是沉甸甸的收获啊
麦子渐渐变黄

布谷鸟
这声音，夹杂着浓浓的乡愁
撩拨人的心情
它们的叫声，喊出一个季节的来临

懂事的麦粒，在歌声中走向成熟
整个世界暖融融的

垂柳的发丝下，裙裾轻摆
一个季节在我们面前，亭亭玉立

乡村田园画（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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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社会，逃荒有两条线路。
一条是下陕西。八百里秦川，良田沃野，吸引

渭河两岸塬上的人们，也吸引我们这里的媳妇丫
头，抛家弃舍，寻一碗饭吃。

一条是走“北里”。茫茫黄土，人烟和树木一
样稀少，喝的是窖水，吃的是糜谷。庄稼“旱十年
成一年，成一年吃十年”。一身劲不怕苦的爷们，
心一横头一扭，扁担一头挑一口锅，一头挑起小儿
子，腰带拴上大儿子，一路向北。

“北里”是老家的说法。比如把徽、成、礼、文
县，两当、武都叫“南山里”。把河西、青海、新疆叫

“西口”。“北里”指老家以北，沙漠以南的大片地
带，大概是会宁、静宁、西吉、海原、隆德、靖远、白
银、银川，甚至内蒙古的一些地方。

我的堂姑姑就是旧社会，被姑父就这样带到
“北里”去的！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寒冷飘雪的腊月。父
亲在炕上盘腿而坐，高兴地给我们读一封北里的
来信，读着读着突然停下来发呆：“北里，娃的堂姑
姑病了。三十年来年没见了，甚是想我！”母亲忧
愁地说：“娃他爸，要不然你赶紧去，看看莲娃姐
吧”。父亲沉默了半会：“医院里很忙，病人很多，
吃个饭没个准点，哪有时间！”父亲从衣兜里掏出
一包黄金叶，抽出一支，用洋火点着，一支接一支。

腊月二十九，父亲从单位回来，一进门说：“我
请了十天假。三天年一过完，就去北里给娃堂姑
姑治病”。

正月初三的晚上，父亲从墙上取下他心爱的
药箱，拭去上面的灰尘，仔细地往里面添加了好多
药品。给姑姑卖的黑色女式棉暖帽，给外甥们卖
的一大包水果糖装在布包里。拿出张全家福照
片，和北里姑姑寄来的那个挂号信信封，用一角报
纸细心包好，装进衣兜。初四一大早，天刚蒙蒙
亮，寒气逼人，树枝和草叶上的霜花很白。父亲穿
着平时舍不得穿的蓝华达呢衣服，灰卡基裤子，给
母亲说：“我正月十五就回来了”，然后踏上去通渭
的班车，到定西倒车，直达会宁，一路向北。

那段时间社会风气不好。父亲去北里的日
子，我们听到更多的消息，都是与“小青年”有关的
事——他们要么在偏僻的半道拦路，要么在车里
偷盗，专在出门人身上下手，人们心里充满恐惧。
但愿爸爸福大命大，不会遇到。我们提心吊胆，母
亲心神不宁，在屋里出出进进！

老家的老北风，还是那样嗷嗷嗷地叫！当房
顶的瓦片，被大风刮得咔嚓咔嚓响的时候，在没
有爸爸的晚上，就更加害怕，想起大人们说的“打
砸抢”，我把头缩进被子发抖，在母亲的怀里蜷成
一团。

父亲走后，母亲每天掐指算着父亲的归期。
正月十五，是堡子里的上台戏，写的是陕西省

剧团的戏。街上锣鼓喧天，烟花爆竹声声不断。
方圆几十里的人，拿着板凳，扶着老人，拖儿带女
到堡子里看戏，大人小孩吵吵嚷嚷和着小狗汪汪
的叫声，一片热闹喜庆的气氛，个个脸上洋溢着喜
悦的笑容。母亲平时比我们爱看戏，不管是攒班
戏还是大戏，母亲都要带上我们去看。我不开心
的时候母亲把我搂在怀里，哼段秦腔哄我。

十五这天，在漫长的等待中过去，父亲没有
回来！

那一天，听见邻里的小孩都互相招呼着去看
戏，我傻乎乎地朝门外探头探脑，一旁的姐姐，狠
狠地蹬了我一脚。天渐渐地暗了下来，我们姊妹
四人，没一个跑出去撒欢。母亲坐在炕沿上，一只
手撩起衣襟抹眼泪，我们围着母亲一起哭。“你爸
爸在单位请了十天的假，他该回来了。他平时把
单位的事看得比家都重！再说，走亲戚的，也该回
来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正月结束了，可是爸爸仍
然没有回来，医院里也来人，打问了好几次。这是
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度日如年的滋味。母亲时
时站在门外的台阶，望着马路上的车站；有时候，
正在干活的母亲，一听到门响，就停下手里的活，
奔向大门；好几次看到，母亲在梦里惊醒，一直坐
到天亮……

转眼就是二月，空气温和了许多，柳树芽子开
始膨大。那是一个夕阳沐浴的下午，母亲在院里
簸麦子，听到门响，抬起头，停顿片刻，满眼惊喜，
簸箕扔在院里，麦粒在地上跳跃，大喊：“娃，快来，
你爸来了”！

父亲还是那一身穿着，只是脸色看起来憔悴
了许多，看着久违的我们。母亲抱住我，一脸泪水
地责怪父亲：“出趟门真让人担心，四十几天了，我

以为你不在世上了……谁知道。不早回来，一封
信也不写，急死人了，你可倒好……”

父亲取下肩上的药箱，小心翼翼地挂在墙上，
洗完脸，脱掉鞋，盘腿坐在炕上，给我们讲起北里
的事：

父亲是第二天才到会宁的，这是他第一次去
北里。按信封上的地址，坐上了去韩集公社的车，
在八里湾下车，步行二十几里才能到周湾。

北里和老家不一样，一模一样的黄土黄山，海
浪一样荡开到天尽头。除了村子附近，有零星的
几棵树以外，满目所及很少有树木的踪迹。父亲
很快就迷路了，不得不返回到南王，找了一个中腰
沟的老乡带路，晚上七点多才到了姑姑的家。老
乡拉开嗓门喊：“周家婶子，来人了”。

院子里已经暮色苍茫，父亲挑起门帘，进入上
房。炕上传来微弱的问话声“谁呀”！

父亲划着火柴，点亮油灯，举着往炕上照去。
炕上躺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头发花白，脸色
憔悴，身上盖着一床打着补丁的灰色碎花被子。
父亲把油灯放在窗台上，俯下身把她扶了起来。
她一脸疑惑，再次问父亲是谁？看到药箱：“你是
娃他爸请来的大夫”？父亲没吭声，只是看着她
笑，停了片刻，“你再看看，想想，认识不”？姑姑说

“面熟很，记不起来，冒（猜）不着”！父亲说：“我从
秦安王铺来。”姑姑一脸惊讶：“秦安王铺，秦安王
铺”！她瞅着父亲的脸，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一
把抱住父亲，“是堡堡，就是堡堡！我当你不管我
了”！爸爸也哭出了声：“是堡堡！就是堡堡”（父
亲的乳名）。

这时候在村里帮忙的大表哥，三表哥、小表姐
等几个回来了，姑姑招呼着：“快来，看看谁来了！”
一会儿上房地下，挤了好多小孩，他们用惊讶的目
光瞅着父亲，北里姑姑笑眯眯着给孩子们说：“知
道这个人是谁不？他是我经常念叨，秦安王铺的
堡堡舅舅”！孩子们这个“舅舅”，那个“舅舅”地喊
了起来。父亲给外甥们每人散了一大把洋糖。姑
姑让三表哥去在大沟乡通安城，走亲戚看戏的
姑父。

父亲和姑姑是堂姐弟，是一个爷爷的亲孙子，
他俩的感情和亲姊妹一样！我爷爷走得早，奶奶
一个人拉扯着父亲和姑姑。北里姑姑比父亲大十
岁，是她呵护着父亲的童年，看着他长大。

北里姑姑是童养媳，嫁到王铺本地一个周姓
人家，逃荒到的会宁。

北里姑姑生了十三个孩子，活了九个，五男四
女，一个女孩送了人。因为生孩子太多，体弱多
病，家里一贫如洗。那时，二表哥在硝场干活，一
个月工资才十几块，养活全家，还要供我四表哥和
五表哥读书，生活非常艰难。

平时家里吃的只有粗粮，父亲来了，就去村里
借了些白面，请人给父亲一个人做旗花面片子。
清油太少，饭熟了就用筷子在油瓶里蘸一蘸，滴在
父亲的碗里，姑父姑姑、孩子们就没这个待遇！

父亲去的时候，没柴烧茶，姑父去山上砍
了好多柠条，在炕门前把柠条砍成小段，摆得
整整齐齐。父亲看了说：“这些柴能喝几个月
的茶了”。

父亲喜欢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给他的外甥
说：“老家人都叫我胥一根”，惹得外甥们哈哈大笑。
表哥和表姐们特别喜欢父亲，闲下来，就围在父亲身
边。当时五表哥和小表姐年龄很小，晚上睡觉时，一
定要舅舅搂着，两个人因为争抢舅舅的胳膊哭闹得
不行，父亲没办法，只好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他们听
着父亲的童话故事，进入香甜的梦乡……

卧粪、芒种、锄草、委土、收秋、耕地、碾冬
场……几乎劳累一整年的姑姑病了！先是头疼头
晕，没有胃口，又是吐又是泄，一下子就放倒了。

父亲摸脉、听诊、量血压，给姑姑诊断——劳
累过度，身体虚弱，感冒太久，引起的肝肾不交，脾
胃不和，好在并无其他大碍。用上父亲准备的药
物，另外开了几服健脾和胃、益肾平肝的中药，姑
姑的身体慢慢地有了好转，三四天开了胃口，喊着
要吃东西，四五天就能下地走动。

当时三表哥的心脏不好，有很大的杂音，姑姑
姑父他们很忧愁，父亲给他开药治疗，很快痊愈。
村里的一个人，不久前父亲刚刚去世，要父亲给他
瞧病。那里的风俗是服丧的人，不能进别人家的
门，父亲就拿出板凳，冒着寒冷，在姑姑家的大门
外给他问诊……他们很感激，给父亲钱，被严词拒
绝。父亲说：“我是来看亲戚的，不挣钱。你们都
是我姐的朋友、邻居，我哪能收你们的钱！免费诊
疗，免费诊疗”。有需要用药的只收药钱，大多开

出中西处方，让他们去当地药房自己抓药。这样
一传十、十传百，方圆几十里，听说周湾村来了一
位“神医”，病看得很好，还不收钱，都赶来瞧病。
这个来了，那个走了，三三两两，姑姑家的屋里挤
满了人，父亲从早忙到黑，没有闲歇。

淳朴的乡亲们为了表达心意，这个带几个鸡
蛋、一包香烟，那个送半袋小米、一捆粉条，再个捉
一只老母鸡倒是常有的事。父亲和姑姑再三推
辞，坚决不收，只是扛不过乡亲们面红耳赤的执
拗。姑姑家因为父亲的到来，生活也滋润了许多，
也给姑姑的顺利康复提供了条件。

有时，姑父和三表哥，扛一口鸟枪，逛荡一日，
也能打到一两只野鸡野兔，一家人当是又过了一
回年。

父亲不放心姑姑的病，细心治疗，多待了几
天。直到姑姑能做些家务，饭量如常的时候，父亲
给姑父说：“明后天就要走了，我再开一服药，你去
乡上取了，粉成面子。让我姐缓上三天，之后开始
吃药，调理巩固一个月，保证还你一个躬梆硬朗的
姐姐”。

第二天早上，计划着送父亲回家。姑父把牲
口早早喂饱，东西装上驴车，一家人在上房里正吃
早餐。帘子一挑，扑进一个壮实的男人，一把拉住
父亲：“救救娃他妈！救救娃他妈”！五十多岁的
大男人，扑通一声跪在不到四十岁的爸爸脚下，放
声大哭。爸爸二话不说，拿起药箱，风一样旋出屋
子，看到门口的驴车，略一愣神，回头给姑父说“救
人要紧，把车卸了”！说完直接坐上了来人的自行
车。原来老者的妻子突然中风，不省人事，孩子不
在身边，托邻居先看着，骑了十来里路，请父亲医
治。父亲一到他家，马上拿出三棱针，直接刺患者
的十宣穴、耳尖穴，每穴挤出三五滴乌黑黏稠的血
液，病人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咳嗽一声，父亲马上
偏过病人的头，掰开口用食指深入口腔，帮助吐出
浓痰，但是病人仍然处于深度昏迷之中。父亲在
病人家里，一待就是八九天，中药加针灸，按病人
的情况随时调整处方。直到第十天，病人才慢慢
地睁开眼睛，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人。父亲说“人现
在是救住了，但要完全恢复，还得六七十天。我安
顿的那些药，要坚持吃，最后一定能恢复到下地走
动，生活自理”。

父亲因为熬夜太多，口里起泡，牙龈肿痛，给
自己也开了一服中药，请老者到乡医院一并取来，
然后带上药回姑姑家熬药调理。没成想一回到姑
姑家就开始发烧，浑身发抖，盖几床被子还嫌冷。
原来是重感冒，加上近期生活不规律，本来就不强
壮的身体，一下子垮了！

老者养着几十只绵羊，下羊羔，剪羊毛，是家
里的主要经济来源。看到父亲为了救他的妻子，
劳累成疾，便让儿子牵来一只大骟羊，犒劳父亲。
表明来意，父亲坚决不收，让姑父姑姑连推带搡把
来人和骟羊掀出了院门。

第二天早上，天不亮听见有人敲门，姑父穿上
衣服打开门，远近不见人影，一只扒皮开膛，收拾
干净的羊筒子（宰杀好的整只羊肉）立在门旁。姑
父扛进门，说给父亲听，父亲一下子火了，一定要
姑父马上给人家送回去。这时候，倒是姑父劝了
起来：“他舅，人家这么诚心，你不收也不好。你实
诚着给人治病，没图一分钱。人实诚着把羊宰了，
给你送过来，也没图钱。再说了，刚过完年，人家
把不宰的羊已经为你宰了，也卖不成钱，你让人咋
整！人看中的是你这个人，你把肉送回去，让人咋
弄哩！”

那只羊大家舍不得吃，姑姑炖好了，在里面烩
些干萝卜丝，舀给父亲一个人吃。小姑娘把指头
含在嘴巴里吸吮，瞅瞅羊肉，又瞅瞅姑姑，想吃，姑
姑不给。父亲就瞪着姑姑、姑父生气，也不吃一
口。姑姑拗不过父亲，直到给所有人都舀上了，大
家才高高兴兴地开吃。

眼看着正月过了，“已经超假好些日子，得马
上回去”。父亲的身体略微好些，就焦躁得不行。
一听父亲要走，姑姑急得直哭，大表姐赶着给父亲
纳鞋垫，纳了好几双鞋垫，花鸟图案活生生的，漂
亮极了。

二月十三，父亲的病完全好了，精神百倍，迎
着初升的太阳，告别了赶来送行的众多乡党，骑着
村子里最大的白叫驴，姑父赶着麻驴，拉着行李，
沿着大沟乡的大路到了会宁。

车站小别，父亲给姑父卖了一盘牛肉拌面，姑
父舍不得吃，“带回去和你姐一起吃”！

作者简介：胥小蕊，笔名清心，中国散文学会
会员，作品散见于各类报刊杂志。

北 里 行
□ 清 心

N 岁 月

阳台不大，内置的那种，
与客厅连为一体，我和母亲各
占一头，她绣花，我读书。

母亲绣的是一双鞋垫，专
门为她孙子绣的。从一开始
母亲就绣得很仔细，连鞋垫背
面的线角也顺得整整齐齐的，
面上根本找不到一个线头。
母亲偶尔会抬起头来问我：

“也不晓得那个‘东西儿’喜
不喜欢？”母亲总是称她的孙
子为“东西儿”。那个“东西
儿”，她是护在怀里怕摔了，
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又
怕化了。

我读的是俄国伟大的无
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的名著《母
亲》。每读上几段文字，我便
会抬头看一眼在我对面绣花
的母亲。我看见架在她鼻梁
上的老花镜滑到了她的鼻尖
上，有几缕白发从她的帽檐儿
里钻了出来。一看到滑到她
鼻尖上的眼镜就有些想笑，而
那几缕白发又让我笑不出来。

有时候，我看母亲的时候，正好她也抬起
头来看我。我就逗她：“你看你，叫你读书你
偏不听，非要绣花。”母亲却莞尔一笑，问我：

“几点啦，该不该煮饭了？”母亲从没进过学堂
门，“大字认不得，小字一团黑”，她知道我在
开她玩笑，也不恼，只是把话题引开而已。

阳光暖暖的，透过窗户，像一张薄薄的蝉
翼贴在我们身上。春天来了，窗台上那盆从
老家移栽过来的韮菜绿油油的，长势正旺，透
过那丛新绿，时光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

那时我十来岁的样子，母亲也还很年轻，
头上一根白发都没有。夜里，母亲点一盏煤
油灯在床前，她坐在床上绣花，我就搬一条高
凳坐在床前的踏脚板上写作业。母亲一边绣
花，一边叮嘱我要好好念书，将来长大了才有
出息。母亲偶尔还会从床上探出身子来，朝
我作业本上看一眼，虽然他不识字，但她可以
从本子上的留白，知道我写得认不认真。

夜静静的，铅笔在作业本上摩擦发出沙
沙的声响，煤油灯越来越暗了，母亲又从床上
探出身子，用手中的绣花针拔了拔灯芯，屋子
里一下子又亮堂了起来。时间仿佛就在母亲
拔灯芯的那一刻凝固了，周围的一切都被锐
化，我和母亲就那么清晰地在时光的扉页里
存在着，哪怕三十多年过去了，她仍然那么清
晰明朗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一个下雨天，母亲无法下地干活，就抬来
一张椅子，坐在大门边绣花。她绣花的时候，
我就搬来家里吃饭用的小方桌，摆放在大门
的另一边写作业。我喜欢这样紧邻着母亲，
偶尔听她唠叨两句，也不觉得她话多。雨下
得不大，淅淅沥沥的，雨水顺着屋檐上的瓦
沟，一串一串地往下落，打在地上“嘀嘀嗒嗒”
地响。时光被母亲穿进她的针鼻儿里，又一
针一针地绣成好看的花，那些花便有了岁月
的芬芳。

岁月悠悠。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母亲
的容颜不再年轻，而我也已人到中年。回首
过去走过的路，才发现和母亲共度的时光并
不多，尤其是我当兵以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日
子，掰着指头便可以数得清楚。如今，母亲来
到城里和我住在了一起，我要倍加珍惜和母
亲共同度过的每一天，让每一天都能在时光
里烙下深深的印迹。

我轻轻地将手中的书合上，默默地注视
着母亲。她静静地坐在阳台上，倾腰颔首，挥
舞着手中的针线，绢绣着美好的时光。时间
把母亲定格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我看见在
岁月深处，母亲正深情地回头张望。

绣花母亲读书郎，相依相伴岁月长！

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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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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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无情，光阴留痕，蓦然回首，曾经牙牙学
语的孩童，现已白发苍苍，成为古稀老人。

人们常说，到了这个岁数，眼前的事情忘了，
过往的经历记得或许这就是对无情岁月的最好
注解。

老家庙山，位于西吉县西部大山深处。何来
此名，已无从考证。老人曾经的絮叨和讲述，早
已随着岁月的斗转星移，被埋进深厚的黄土之
中。当年那些教导子孙的教科书一般的话语，也
已追随轻风远远遁去。留在脑海里的，只有一丝
丝清晰如昨的被老人数落和爬墙上树的兴奋
过往。

老家深居大山，恰在一个依山靠弯，尽收暖
阳赐福的地方，整个村子坐落的方位，远看形如
盘龙，所以常听人们说此地居民是有福之人。

这里曾经饱受匪患、干旱、缺水、极度穷困等
多种自然灾害与人为破坏的多重折磨，祖辈们世
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怀揣着一方黄土能养活
一方人的虔诚和期盼，背着太阳挪窝，守着月亮
祈祷，换来的却是一次次事与愿违的失落和子孙
们填饱肚子的谎言。

记不清广种薄收的残酷忽悠了多少人，也不
清楚靠天吃饭的状况玩弄了多少代，总之，一辈
辈、一代代不屈的汉子，就是在这种被事实玩弄、

被残酷戏耍的过程中，凭着顽强活下去的信念，
硬生生地在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撑起了一片天
地，养活着自己，拉扯着子孙，生生不息，根深叶
茂。如同割韭菜一般，一茬一茬割掉，一茬一茬
生长，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又像隐含着诗一样的
灵魂，浪漫且潇洒地迈着蹒跚的脚步，一步一步
走向远方。

不久前，应了晚辈们要改造翻建曾经庇护过
祖先、庇护过我们、也庇护过他们的位于大山深
处老宅子的心愿，我欣然允诺，让他们放手去
做。我深知如今我能给予他们的，就是精神上的
支持与鼓励，其余已力不从心。

子孙们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在他们的
努力下，很快，一座面貌一新的宅子一改旧日的
模样，庄重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面对新宅子，
我生出诸多感慨和联想，一股从未消失的热流
从心底深处跃然泛起，似一种召唤。我不由得
躬身双手捧起一把还泛着清香的黄土，深切地
感觉到顺着指缝往下流淌着的，是先人们含辛

茹苦的热泪和汗水。那一粒粒饱含期盼与追寻
的黄土，不正是昔日向贫困宣战的宣言书，而今
亦成为后人们感天动地的成果展？刹那间，我
的双目集结了无以计数的酸楚，随即奔涌而下，
构成一串串难以割舍的乡愁和此生不可忘却的
思念。

按照乡间的习俗，新宅落成要举行“进火”仪
式，这是一种民俗。这个沉默了几十年的老宅
子，厨房里有了烟火，院子里有了笑声，屋子里有
了人气。我不禁深思：这人啊！无论追寻诗与远
方到哪里，心中都会有一个牵挂，那就是故里。
我感恩这片土地，感谢天地予我以灵气，感谢雨
露给我以生气，感谢山河壮我以朝气，感谢父母
送我以福气。挥我狼毫，抒我情怀 ！

曾经养育我们的先人已经远去，曾经顽皮捣
蛋的孩童，有些已然年迈。逝去的无法追回，留
存的倍需珍惜。洒落手中的黄土，一股清风顺势
扬起一阵尘埃，带着无尽的思绪飘向远方。顺着
微尘飘去的地方，我看见曾经焦渴裸露的山野，

如今已被遮天的绿荫所覆盖，一棵棵挺拔的身
姿，不是先人累弯的身躯，而是迎风松柏的灵魂、
眷恋厚土的深情、矢志不渝的精神和抗争命运的
胆气。

那个曾经四仰八叉躺在山梁上的顽童，如今
满面岁月印记。追寻儿时的梦境，心潮起伏，那
从山头缓缓升起的浩渺烟波，如云似雾。远山一
抹橘红，牢牢粘贴在映出晚霞的上空。那吉祥的
红润，妩媚妖艳，充满诗情画意。身居天然巨幅
写意画中的我，全然进入如痴如醉的梦境，尽享
惬意。

无数的岁月，流淌着无尽的眷恋。如画的美
景，包含着无尽的思念。身处仙境一般的故乡，
怎能不喜哉乐哉，欢哉兴哉？此时此刻，回味我
等当下福祉，实属来之不易。心怀感念，追思祖
先，记住那扯心牵肺的乡愁，唯愿天地祥和，人间
安泰。

作者简介：闫宝珍，西吉人，中学高级教师，
已退休。爱好文学，书法等。

扯心的乡愁
□ 闫宝珍

黄山松云 宋文治

这嫣红的夕阳
用燃烧的绚丽涂成
璀璨的壮丽
震撼灵魂

生命的跌宕起伏
既喧闹
又寂静
缓缓穿行在湖边
心中有湖水的澄澈
也有云朵的波纹

宇宙的奥秘
在长度和宽度中平衡
遥望浩瀚的长空
我和哪一朵祥云相逢

捧起岁月的波纹
涂抹光阴的本真
缓缓流逝的一切啊
这样真切
这样迷人

夕阳中有我
我在夕阳中宁静
这永恒的红色啊
是心脏穿透云端的坚韧

凝望广漠的苍穹
夕阳在静谧中永恒
这绚丽多姿的璀璨啊
是脉搏跃动的火红

夕阳，脉搏跃动的火红
□ 焦玉霞


